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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本北京官话学习杂志——《清语和清文》初探 
 
赵晓晖 1  
 
摘要 
《清语和清文》是由日俄战争催生的日本第一本北京官话学习杂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
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至今尚无人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根据作者在日本所见的该杂志原本，
详细介绍了该杂志的特点，并从思想倾向及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评述，指出了该杂
志在语言教学及历史学上的双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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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言 
 
明治时期是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
期，出于外交、军事的需要，日本国内兴起了
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编撰出版了一大批汉语
官话教科书，而且出现了汉语学习杂志，这在
世界汉语教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日本学者六角
恒广《支那语学习杂志的消长》一文，介绍了
从 1897 年到 1945 年间日本发行的与中国语
学习及研究相关的杂志 28 种，明治末期的有 7 
种。其中，《外国语学杂志》（1897），不仅
仅是中国语学习和研究杂志，还是英语、德语、
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朝鲜语学
习杂志。《台湾土语丛志》（1899）、《台湾
语》（1901）、《台湾语学杂志》（1902）、
《语友》（1904）、《语苑》（1908）五种都
是以学习和研究 “台湾语”即闽南语为主的杂
志。这与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语言教育政策
有关。六角恒广[5]认为，当时真正的学习和研
究北京官话即所谓 “清语”的杂志只有《清语
和清文》一种。2 
对于该杂志，目前在中日两国学术界能见
到的只有六角恒广[7]的简短介绍如下：“伴直
之助编辑，乃学习月刊。第 1号于明治 37 年 
（1904）年 5 月由东枝律书房发行。左侧装订，
共 34 页，‘清语’用横书写式，从卷头开始；
‘清文’因是时文，用纵书写式，从卷末开始。
该杂志于日俄战争中发刊，旅顺海战的图画照
片夹在其卷头，反映了战时的中国语热…… 
‘清语’部分，每号刊载的是从《语言自迩集》
选出的单词和散语，也有从其他地方选的问答。
‘清文’即时文，主要由第三高等学校教授大
野德孝 3负责，刊载报道日俄战争情况的中国
报纸和上谕文，其中也有洗衣店的收据等，并
有解说……作为专门的中国语学习杂志， 《清
语和清文》是我国最早的。”4但事实上，台湾
语作为中国方言的一种，不是另一门外国语。
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为：《清语和清文》是在
日本刊行的最早的北京官话学习及研究杂志。
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当时传教士办的一些杂
志里面有介绍汉语的内容，但作为一本专门的
汉语学习杂志，《清语和清文》恐怕也是最早
的之一。 
笔者有幸，于 2014年在日本京都外国语大
学图书馆见到了这本杂志，得以一睹这本日本
最早的北京官话学习杂志的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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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清语和清文》的概况及思想倾向 
 
1. 概况 
《清语和清文》，日文原名为“清語ト清
文”，也有人将其译为“清语与清文”。该杂
志第一期于明治三十七年（即 1904年）五月十
五日发行，以后每月十五日发行。第一期还曾
于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三十日再版，京都外国语
大学所收藏的本期即为再版本。该杂志初期定
价为每册十钱，从第十一期起，改为每册十二
钱。从第十五期至十九期，发行所由东枝律书
房变更为裕邻馆编辑局，十六期封底注明东枝
律书房为“大贩卖所”，十七至十九期，东枝
律书房为“贩卖元”。但无论是东枝律书房还
是裕邻馆编辑局，都位于京都。二十期发行所
变更为经济杂志社，地址也由京都移至东京。
每期的编辑兼发行者均为伴直之助，印刷者为
川胜静三郎，印刷所为合资商报会社。京都外
国语大学图书馆所藏为至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
十五日的第二十期合订本，六角恒广所藏亦如
是。至于移至东京二十期以后的情况，六角恒
广先生说“情况不详”。但该杂志是伴随着日
俄战争出现的，很多内容与日俄战争密切相关，
随着该战争在 1905年的结束，杂志似乎也走向
了低潮。观其十九期和二十期，在内容上已成
强弩之末，因此只发行了二十期亦未可知。 
该杂志为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
时有插页。如六角恒广先生所言，前半部为“清
语”部分，从左至右，横排；后半部分为“清
文”部分，从右至左，竖排。阅读时可以两头
翻阅，但每册清语与清文的比例不尽相同。每
期封面都是上部右侧为一轮朝日，象征日本，
左上角有一只老鹰，向上飞腾并有几只羽毛落
下，老鹰压住了“PETERSBURG”字样，象征俄
国，两者之间写有“Far East”。从第五期开
始，有时在太阳上还印上了“志贵奋于初，而
尤励于终”或“松柏可以耐雪霜，明智可以涉
难危”等格言警句，并且在封面顶端太阳上方
印有“皇天庇佑，帝国万岁”，在老鹰上方印
有“天眼昭昭，报应甚速”等字样。中部为“清
語ト清文”的杂志标题，下部为本期的目录，
其中清语栏用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清文栏则
用汉字。 
关于该杂志的编者伴直之助，目前所掌握
的资料不多。根据六角恒广先生在《日本中国
语书志》中的说明，他分别于明治三十七年
（1904）年二月和三月出版了《华语跬步总译
（前编）》和《华语跬步总译（全）》，但此
人并非汉语界中的人物，在京都府商工会议所
登记的档案中，他是以一名实业家的面貌出现
的。《清语和清文》第七号末尾的广告中透露，
伴直之助曾是众议院议员，办杂志时的身份是
“京都铁道取缔役兼支配人”。另外根据《清
语和清文》中对话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他当
时似乎还在京都有名的“清语讲习所”任职，
由于工作繁忙，“隔天来一次”。可见他是一
位既懂汉语，又具有很强社会活动能力的人。
编者的这种身份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该杂志的特点。 
 
2．思想倾向 
由于该杂志创刊于日俄战争时期，应战时
对于汉语的需求而诞生，因此该杂志的战争色
彩很浓，在该杂志的封面下印有一行小字：“日
本唯一杂志”，封三或封底同样的位置则注明：
“送出征军人之最良杂志也” ，可见该杂志的
主要预设读者群为赴中国作战的军人，并且具
有明显的扬日联清抑俄倾向。如六角恒广所述，
该杂志的创刊号卷头即是旅顺海战的图画照
片，并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了 1904年 3
月 10日与俄国进行“第四回旅顺海战”的经过，
语气之中充满自豪外，在内容中还出现了一些
“兵事小问答”之类的栏目，提供一些军事词
句的发音和翻译。此外，在各卷之中，还不时
插有当时日军作战的图片以及将领的照片，如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辽阳
攻击中央军司令官野津陆军大将等，一些已经
故去的将官照片在杂志中也有出现，例如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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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曹长和被称为“军神”的广濑中佐等。在杂
志中不时穿插的一些漫画和笑话，也无不体现
了对于俄国的揶揄和嘲讽，而日本则总以正义
的形象出现。例如一则配图漫画讲道：一只秃
鹫饿得慌，看到了一只鸡，于是想去偷。在他
抓住了鸡尾巴，鸡正在挣扎的时候，日先生出
现了，日先生说道：“这个贪心不足的，我不
知道那儿（哪儿）是个底儿了。我总得惩治它，
这是天命。”于是出手相救，秃鹫哀嚎：“哎
呀，被拿了。”鸡庆幸道：“幸亏救星来了，
可以放心了。”而一直在袖手旁观的清先生则
说：“果然，他做得好。”可以看出，这是以
当时日人的思维在演绎日俄战争，与此类似的
还有另一幅漫画，载第十号封三。画面上是一
只大手，手背上写着“露国”（即俄国——作
者注）几个指头分别伸向了波斯、印度、满清
等地，代表日本的小人正在用一把锯锯断伸向
满清的两个手指。该图的标题是：“俄国人的
手头太长，总得剖开哪！”还有一则日汉对照
的“戏画儿”《上梁不正下梁歪》更是极尽讽
刺之能事： 
1 太阳上来的时候儿。 
2 （俄国兵丁）哎呀不好了，那是倭国的
旗号，倭兵又杀到了。 
3 （俄国将官）呸，你这蠢东西，也就乱
叫起来。揉眼瞧瞧，那是太阳。 
4（俄国兵丁）正是太阳么。 
5（俄国将官）你们可以放心罢，若是倭旗，
不等你说，我就先跑了！ 
这些内容，难以避免有美化日本之嫌，但
也让人忍俊不禁。当时候刊发这些照片和漫画
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激发士气，但是今天看来，
却给这本杂志添上了浓厚的历史气息。但值得
注意的是，该杂志对于俄国的谴责并不只是停
留在表面上，如第七号“教场问答”中“从京
都到北京行路”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c：可不是么，从前有俄国的兵船，把英国
商船打沉了的事情，现在他们两国的交涉还没
清楚了，我想俄国现在再不敢那么乱做了。 
b：那可保不住。俄国虽然也在文明国的种
数之类，可是也做的事情，都是用野蛮的手段。 
a：唉，不用说文明野蛮的话了，在我想那
一个打败了，就是野蛮了。 
b：您说的不错。 
说话者的身份：c是店铺的伙计，b是中国
商人，a 是来中国的日本人。可见，当时的人
们认为：实力才是衡量文明与野蛮的唯一标准，
这是当时候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映。 
众所周知，日俄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领土
上进行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
国政府却被迫宣布“中立”，很多中国人深以
为耻。但也有观点认为就整个世界局势而言是
有其积极作用的，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
里阿诺斯[8]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到：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
义除了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
“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
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
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
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
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
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
的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
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
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
个世界。”5事实上，日本也利用中国人民仇恨
俄国入侵的心理，把这场战争宣传为亚洲人反
抗欧洲人、黄种人报复白种人的战争；还声称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如同兄弟一样等等，
这在本杂志中也有体现，如第八号“教场问答”
“从京都到北京行路”中，中国人 b谈到他的
日本朋友丸山万扇坐的船佐渡丸被俄国兵船击
沉遭难身死后，和日本人 a有这样一段对话： 
b：可惜，他为人很忠厚，就这么无名无利
地死了，实在可伤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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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真可怜，可是现在打仗的时候，贵国的
官民，为国家的事情尽当然的义务，打仗死了
的人很多、很多。 
b：可不是么，我想人生在世如梦一样，百
岁千岁总是要死的，与其病死在家里，不如死
在战场的地方，痛快而且有名誉。 
a：名论名论，拜服拜服！ 
似乎营造了一种中日两国同仇敌忾，共同
对付侵略者的气氛。与之相关的还有对英国的
态度，英日于 1902年 1月 30日在伦敦签订英
日同盟。第五号“日清英三国的人聚会岚山呼
万岁”一文中有这样的对话： 
（日）兄弟们三国人在这儿聚会，实在奇
遇了。我听说今儿个在岚山俱乐部有个讲习所
的学生们，讲一讲中国话的法子，是很有趣儿。
兄弟们一同去看看。 
（清）贵国和敝国同文同种，跟弟兄似的，
兄弟欢喜的很。 
（英）兄弟们同盟之后，也算是弟兄了，
兄弟爽快的了不得。 
（日）那么依二位说，兄弟们都是一家的
人，就仿佛三国同盟的情形，咱们高呼三国大
皇帝陛下的万岁为祝吧。 
于是，对话在三人同声高呼“大日帝国大
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大清帝国大皇帝陛
下万岁万万岁”、“大英帝国大皇帝陛下万岁
万万岁”中结束。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给中国沉重
的一击，于是很多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前往日
本留学，学习日本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在这
本杂志也有反映，例如第八号“从京都到北京
行路”中，日本人 a与中国人 b的对话： 
a：我听说山东出的蚕丝很多，可是染的颜
色不好，所以销路不大多。 
b：可不是么，他们染的别的颜色还可以，
只是白色染的顶不好。 
a：现在敝国有个人发明了漂白的法子，染
的颜色很鲜明。 
b：那很好了，山东的蚕丝很便宜，若是用
这漂白的法子，制造那个地方的蚕丝，一定有
很大的利益。 
a：那么地和您招股，在那儿开个漂白丝公
司，好不好？ 
b：我很愿意，不但开漂白丝公司，还是山
东人不很明白养蚕的法子，每年出蚕不多，所
以我还想教给他们养蚕的法子。 
a：怎么，他们不知道养蚕的法子？ 
b：他们都是用老法子，所以害病死了的蚕
很多，还是蚕吃的桑叶也不知道培养，有病的
蚕和没病的蚕都搁在一块儿，不知道分开，所
以彼此的传染，都不能长大了。 
a：这是最可惜的事情。中国有很多出产的
东西，不知道用新法子，所以吃亏的了不得。 
b：是的，中国的地利的利益差不多都叫外
国人占尽了，所以中国的年青有志的人都去日
本国留学去了。 
a：他们去日本，都是学什么学问呢？ 
b：都有。有学海陆军事的，有学法律政治
的，有学工事的，有学理化的，有学医学的，
大概凡有补益中国的事情，都有学了。 
a：他们来留学的费用，是自己的么？ 
b：也有自己的，也有官给的。 
a：这么些个人学好了回国以后，中国的政
府都可以信用他们么？ 
b：大概都可以信用的。 
日本“扬日联清抑俄”，学习汉语的策略
有助于军事上的成功。在同期的“时文指南”
栏目中，大野德孝选编了这样一篇文章： 
日俄胜负之一因 
伦敦泰晤士报云日俄胜负之因，不一而足，
中有一事，其事虽小而关系大。日军之至满洲
者，大抵能自识华字，能自操华语。俄军则能
之者甚鲜，必用华人为通译。而华人之愿为俄
军通译者，往往皆下流无赖之徒。有不悦于俄
则未必愿实告之。又习俄语不全，则虽欲告之
而不能尽。故同是满洲之居民，在日军可为耳
目之助者，在俄军适足闭塞其耳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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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杂志的发行量已经不可确考，但该杂
志对来华日本军人的汉语教育无疑是发挥了一
定作用的。由于这是一本民间杂志，这种“扬
日联清抑俄”的倾向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
本民间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这种态
度，又迎合了当时日本军人的需要，使得该杂
志成为日俄战争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特殊
产物。 
 
Ⅲ. “清语”部分的特点 
 
1. 《语言自迩集》的影响 
该部分受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的影响甚
大。从第一期开始，该杂志就从“发音”、“单
词”和“文法”三个方面介绍汉语，这可以说
是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直接影响。这与
我们今天进行第二语言教学时的三个侧面“语
音”、“词汇”和“语法”完全一致。至于汉
字，本来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特点，但是对于
日本人来说不构成难点，因此本杂志的编者也
就略去不讲了。在注音方面，《清语和清文》
在“发音谱表”中采用了“威妥玛式”拼音和
日语假名对照的方式，在文中则采用了“威妥
玛式”。在词汇上，基本上采用分类学习的方
式，从数目词开始，每期分月名、时辰、天文、
天气等进行介绍，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注音
和日语翻译解释说明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不单是介绍词汇，而是和“散语”结合起来，
并涉及名词、形容词等，在介绍时注意创造具
体语境，特别是和“会话入门”结合起来，让
读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文法上，将文法
的介绍与“会话入门”结合起来，在学习简单
会话的同时了解汉语的句子结构，并辟有专章
介绍了一些语法项目。 
 
2．鲜明的时代特色 
六角恒广先生也指出，《清语和清文》刊
载的除了从《语言自迩集》选出的单词和散语，
还有从其他地方选的问答。这其中不排除编者
伴直之助自编的问答练习。恰恰是这部分联系
当时生活实际的问答，给我们提供了一副广阔
的当时社会生活的画卷，具有语言学和历史学
上的双重意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多期
都设有“教场问答”一栏，围绕发生在“清语
讲习所”的一些话题，或师生、或同学、或朋
友，一问一答，妙趣横生，在完成对话的同时，
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当时候进行汉语教学的实
际例子。如第七号中出现的“京都清语讲习所
指引”： 
a：老兄一向少见。 
b：久违久违。 
a：你上哪儿去？ 
b：我到京都清语讲习所，学清国话去。 
a：京都清语讲习所在哪儿？ 
b：柳马场街，押胡同。 
a：离七条火车站有多远？ 
b：离七条火车站大概十七町。 
a：东洋车也好走么？ 
b：东洋车也可以走，电汽车也可以走。 
a：东洋车的车钱是多少？ 
b：大概十四钱。 
a：坐电汽车的时候，怎么样呢？ 
b：做电汽车的时候，到二条寺町的拐弯儿
的地方下车，往西去五町的光景，再往南转弯，
这是柳马场街押胡同。 
a：从七条火车站到二条寺町，电汽车的车
钱是多少？ 
b：五钱。 
a：那学堂里的房子，讲究不讲究？ 
b：那不很讲究。 
a：讲师姓甚么？ 
b：任先生。 
a：他是清国人么？ 
b：是北京人。 
a：还有日本讲师没有？ 
b：有，工藤先生，而且干事伴先生隔一天
来一回。 
a：那学堂里用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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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华语跬步和华语跬步的翻译。 
a：还有随便会话么？ 
b：一天念书，一天说随便话，就是现在礼
拜一、礼拜三和礼拜五念书……礼拜二和礼拜
四说话，礼拜六学时文。 
a：天天甚么时候开功课么？ 
b：早起从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晚上从七点
钟到九点钟。 
a：那学堂的规矩怎么样呢？ 
b：没有甚么为难的。 
a：月谢是多少？ 
b：每月一块钱。 
a：还要束脩不要？ 
b：那不要。 
a：学生有多少？ 
b：现在有六十来个人。 
b：他们白天都有事情很忙，到了晚上都很
乏了，可是他们是很用工可感。 
a：若是六十个人，人人都努力的用工哪，
就比六十万人还强哪。 
b：不错、不错。 
a：这几天我打算上那边学堂去。 
b：请来请来。 
a：请您说给我们有益的话。 
b：那儿的话呢！ 
a：这几天必去。 
b：再见再见。 
本段似乎是在练习问路、询价等功能，但
又透露了清语讲习所的大量信息，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当时的教学场所、师生比例、教材使用、
课程安排、收费情况等，几乎可以当作史料来
看待。为了验证这段语料的真实性，笔者在京
都曾经按照文中所指引，重走了从京都站到清
语讲习所这段路，清语讲习所虽然早已不存，
但文中提到的地名、方向、距离，无一不确，
证明这段对话所言不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种对话可能与当下的口语稍异，甚至有
一些错误，但它却不是那种干巴巴、徒具正确
的语言形式而没有思想内容的对话，而是有血
有肉，栩栩如生，“若是六十个人，人人都努
力的用工哪，就比六十万人还强哪”一句，饱
含思想感情。 
在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
所学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例如从第六号到第八
号的“教场问答”有“从京都到北京行路问答”，
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了一个学生从京都乘坐
各种当时的交通工具，经朝鲜仁川来到北京的
所见所闻。其中第八号中讲到他和一位中国客
人谈论他带着的一本《北京风土记》： 
a：我带着有北京风土记。 
b：咱们一块儿看，好不好？ 
b:  是汉文么？是和文么？ 
a：汉文也有，翻译的和文也有。 
a：我前年去北京的时候，看见的事情和这
书里记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古人说了：耳
听不如眼见，实在真不错。 
b：是的。不论哪一国书里记的事情，总有
点铺张。 
a：那是免不了的。 
《北京风土记》，可能就是《北京风土编》，
是当时在日的汉语教师张廷彦编的一本有名的
介绍中国文化的读物 6。两人的对话，既点明
了这本书当时的流行程度，又对其做出了实事
求是的评价。又如快到朝鲜时，两人说道： 
b：您会说高丽话么？ 
a：我明白一点儿，可是说的不能连串。 
b：我听说高丽说话的法子和贵国一样。 
a：是的，敝国人在高丽作买卖的都能说高
丽话。 
b：为难为难，可是没有仿佛贵国话为难。 
a：不错，清国话没有一定的文法，所以为
难。 
日语和朝鲜语可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两
种语言在语法上近似，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
与日语朝鲜语在语法上完全不同。当时的人们，
未必有这些理论知识，但是在日常生活和交流
学习中，已经有了自发的语言对比意识，也反
映到了杂志中的对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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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巧的构思与专用汉语的萌芽 
在对话的设计方面，也可以看出杂志的编
者颇费了一番心思。例如第七号中“从申到营
船上和中国人交谈”一段中，一个日本人在从
上海前往营口的途中与中国人相识，一路攀谈，
互相进行自我介绍，彬彬有礼，又介绍了各自
的生意之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的敝国话，在哪儿学的？” 
“是在上海，请的是贵国京里的先生。” 
“啊，您学了几年了？” 
“我学了有半个多年了。” 
“学了半年，您说的这么巧，足见您的天
分高了！” 
日本人的汉语虽然很好，但还是犯了“半
个多年”这样的错误，但并不影响交际的进行；
中国人在听懂了他的回答后，也没有特意纠正，
而是紧接着说：“学了半年，您说的这么巧，
足见您的天分高了！”在纠正对方的同时，给
予对方高度的赞扬，会话的“合作原则”与“礼
貌原则”尽在其中。第八号“教场问答”“从
京都到北京行路”中中国人提到他的一个日本
朋友姓“丸山”，名字叫“万扇”，在俄国兵
船把他坐的船打沉了之后，遭难死了。稍加注
意就可以发现，这个名字绝不是随便起的，编
者在这里有意识地练习学习者的汉语声调。又
如第六号同样的“从京都到北京行路”对话中，
日本人提到他在仁川的朋友是做武官的，叫“加
藤清正”。事实上，加藤清正是日本熊本城的
建立者，是江户时期的武将和大名。选用这个
名字，一方面和武官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
也在传达日本的历史文化知识，同时，文中特
意将姓“加藤”和名“清正”分开，进行了两
个回合的问答，可能是想锻炼学习者送气音和
不送气音，因为“加”和“藤”是一次不送气
和送气的对比，“清”和“正”又是一次。可
见，在些细节部分都体现着编者的苦心。 
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汉语教科书中，已经出
现了后来所谓的商务汉语的萌芽，在这份杂志
中也不例外：或设有“官商吐属”一栏，即“官
商会话”；或模仿在中国经商的商人介绍在中
国的见闻；或为“支那之店铺类”，模拟不同
的场景下中国人做生意的情形，覆盖面广，对
话内容充满生活气息。事实上，在该杂志第一
期的封二，编者伴直之助已经明言：日俄战争
胜利后，日本将进入“满洲”进行商务活动，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而学习中国语，编辑本杂
志的目的就在此。并且特别注明作此“自序”
的时间是“明治甲辰五月初一我军占领九连城
日”，署名为“清香庵主人伴直之助谨白”。 
在教授实用汉语的同时，该杂志也在进行
人文培养，这同样可以看作是编者精巧构思的
一部分。如在大量的对话中，不时穿插着当时
人们对于时局的看法，对于不同国家的态度以
及各自的人生观、世界观等，在地道自然的语
言中，透露出大量的信息，读之令人感叹不已。
所有问答，在难字上都注有“威妥玛式”拼音，
旁边有日文翻译，以利读者自学。除了语言，
该杂志还有一些别的价值，如在第二号至第五
号还设有“时文音读”栏目，完整记录了当时
的“日俄交涉始末”， 注音并附有日文注释，
编者当时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加强口语发音练
习，但今天看来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Ⅳ. “清文”部分的特点 
 
1. 多文体输入，特别注重应用文的学习 
如前所述，六角恒广先生指出：“《清语
和清文》杂志中，清文部分即时文，主要由第
三高等学校教授大野德孝负责，刊载报道日俄
战争情况的中国报纸和上谕文，其中也有洗衣
店的收据等，并有解说……”事实上，不光是
时文，清文部分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当时中日
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就其栏目来说，主要有“支那时文研究”、
“支那时文讲习”、“时文指南”、“支那最
近之文件”、“时文杂记”、“支那之美文”
等，特别注重书信等当时候实用性很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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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例如由关口隆正撰文，分不同期介绍了“抬
头法与敬避式的话”、“敬启与台安的话”、
“尊称与自称的话”等，用日语向读者详细讲
述书信写法。有时候，编者伴直之助直接就把
他本人的一些书信往来刊登出来，以供读者学
习。如当时在日本从事教学的著名中文教师张
廷彦与本杂志编者伴直之助有往来的一封书
信，编者直接将其刊登在了第九期杂志上： 
伴先生仁兄大人阁下： 
前由清水君闻悉大名，并嘱改正日本唯一
杂志清语清文，弟已改毕一号，交清水君转呈。
其中错误无多。后又接到第八号一册，其中错
误较多。是否速为删改？亦或俟覆印时再为删
改？祈示知可也。 
昨又收到华语跬步总译三十部，亦未知系
赠弟者，或由弟处转交他人者，亦祈函示为盼。
至覆印杂志，欲列贱名一事，弟不敢辞。惟望
将其本按删寄下，略加删改为妥。特此布达，
顺颂著安，并贺年禧。 
                                  
弟 张廷彦    顿首 
                 十二月廿五日 
从第十期开始，果然在“清语”部分的开
头，用括号注明“张先生校阅”。 这封信，应
该是可信的。伴直之助将它刊登在杂志上，不
但给读者提供了地道的语料模板，增强了该杂
志的真实性与权威性，也给今天的我们透露了
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该杂志在第三号中专门有“商贾通用信函
式”一栏，分入乡看货、定办货物、请友叙谈、
催送定货、请友发电几个环节，介绍了商务信
函的写法并附有解释说明，随后将信封格式的
写法也一板一眼地予以例示介绍。在“支那最
近之文件”中，常常刊登上至皇帝谕旨、邦交
书信，下至工资收据、托友买卖的委托信函等，
当然也包括六角恒广先生说的“洗衣店的收据”
等，给我们展示了当时鲜活的汉语和广阔的社
会生活的画面，而且通过介绍，让学生把握有
关汉语文体的写作技能，提高写作水平。各种
类型的时文、尺牍教学内容，还有各种借据、
收条等，几乎包括了当时常见的各种应用文，
这其实也是现代学者所强调的第二语言教学中
的应用文教学。 
 
2. 兼顾各种语体，古文时文并重 
如前所述，《清语和清文》这份杂志是将
语和文分开排列的，这也体现了汉语教学的一
个特点，即汉语是一种书面语与口语距离相当
大的语言。当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尚未发
生，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分野很大，而且书面
语中又有时文和古文的区别，因此日人也具有
很强的语体意识。传统上日本的汉学教育是重
视书面语忽视口语，书面语中重视古文忽视时
文。进入明治时期，有了一些转变。在前引“清
语”部分的对话中，也提到“清语讲习所”的
课程安排是星期一三五念书，二四说话，六学
习时文。 
“清文”部分的重头戏是由大野德孝主持
的“支那时文研究”或“时文指南”，他的思
想对于本杂志的选编必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大野德孝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在第十一号和十二
号上连载的《高等时文读本自序》一文中。在
该文中，大野德孝说： 
“吾欲将时文加于汉文教科也，旧且久已。
而试行之，实验之，确认其效果亦有年矣。故
于明治三十六年刊行支那时文读本，寻于清语
与清文（月刊册子名）每号开载时文指南，今
又著高等时文读本，其意专在为汉文教科创开
一生面，使新日本青年无复习蹈儒家克来之迂
阔，耆老美人之愦眊也。”7 
因此，大野德孝充满激情地指出二十世纪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一个“活动世界”： 
“苟以二十世纪青年自许者，岂可无奋励
一番，打破恋古守旧之陋习之勇决乎？宜须烂
烂开活眼繙活书吃了活汉文之活趣味，以活步
于活世界也。抑如彼扶殖清国，经营满韩，则
非我国天职乎？然而，后来任于完成此天职者，
果是谁也？一念到此，则时文要紧不辩而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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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余亦固知时文基于古文，故非欲全废古
文，专用时文也。切欲矫补偏读古文不顾时文
之弊套也而已。若夫于高等普通教育古文时文
兼授并教，则古文之尚简洁与时文之悉委曲彼
是对照、旧新比较，相发明焉，相会心焉。而
其进步之速，实有堪惊者也。而其所需于行之
之时间，则现行规定而足矣，不必要增加之也。” 
这篇序文暴露了当时部分日本人的野心，
但也必须承认，大野德孝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
对于古文时文的看法，是相当有见地的，甚至
较之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某些看
法，更为成熟和全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
《清语和清文》在选编“清文”时，必然体现
出时文和古文并重的局面，既有当时报章上的
时评，又有古朴典雅的经典，既有科普性的小
品，还有译自西文的汉文。 
作为典型的文言和白话的对照，该杂志从
第十四号开始连载《长发贼反乱记》，记录太
平天国故事，并附有解说，在第一回的目录中
特别注明“清国俗语言文一致”。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号又在“支那之美文”栏目中连载
军使张文成的文言文，让读者领略汉语不同语
体。大野德孝对于古文和时文的看法，《清语
和清文》一杂志对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处理，
对于今天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体教学，仍然具
有启发意义。 
 
3. 关注时代前沿，内容丰富多彩 
作为一本杂志，该杂志在教授汉语的同时，
紧跟时代步伐，非常注意趣味性。例如第十六
号的“时文指南”下有几篇小文章，题目分别
是《考察太平洋之底》、《太平洋为月之产出
地》、《美国二十五总统之格言》，其他各期
的选目也是丰富多彩，由此可见编者兴趣之广，
日人当时的眼光之宽。编者还加以日汉对照或
者注释，大野德孝不时发表阐释性文章，用日
语向读者进行详尽的说明。 
另外在“清文”栏中，还刊登有当时世界
各国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近况，例如第十
一号载有《俄国人对于满洲语和满洲文字的研
究》，第十三号又登出了《德人的清语研究》。
“时文杂记”一栏，更是将当时重要的时文，
翻译成日语，以对照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内容涉及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极为丰富，今天看来，颇具史料价值。 
不可忽视的是，本杂志的一些栏目编花也
颇具匠心，例如当时中韩两国的铁路情况、《三
字经》的英译、汉日对照的《上海繁昌记》，
介绍中国各地的小品文等，给读者提供了不少
有用的信息，为本杂志增色不少。 
 
Ⅴ. 《清语和清文》的价值与影响 
 
伴直之助并非汉语专业人才，他在全球局
势剧烈变化的二十世纪初，在日俄战争的大背
景下，敏锐地抓住了市场的需求，打破了传统
的北京官话教学思维模式，提供了这样一本内
容丰富的杂志，将现代传播手段应用于北京官
话教学，对拓展北京官话教学时空间领域具有
重要的创新性意义。西方现代语言学教学理论
与方法渗透在《清语和清文》中，学校教学和
期刊杂志教学的有机结合，直接把北京官话教
学引入社会，呼应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
迅捷发展态势，是日本北京官话教学面向社会
开放的一种语言传播之路，体现了语言教育的
新观念。它以北京官话教学为出发点，以研究
中国文化为重心，以实现其某些“国家语言政
治”愿望为终极目的。研究它，更能够认识到
日本北京官话教学在这一个时期的基本功用。 
《清语和清文》作为日本第一本真正意义
上的北京官话杂志，其优点是明显的。它是一
本语言学习杂志，其以语言教学为中心是毋庸
置疑的。除了语言要素方面外，该杂志还特别
注重技能教学，尤其注重语言的交际功能，突
出会话实践。在注重会话的同时，《清语和清
文》也没有忽视阅读的教学。该杂志兼顾了口
语与书面语的学习，在学习书面语时，又做到
了古文和时文并重，可以说涵盖了当时汉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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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方方面面。在文体方面，也编排了比较丰
富的文体以供阅读之用。而且通过文体的介绍，
让学生把握有关汉语文体的写作技能，提高写
作水平，读写结合，以阅读促写作的特点十分
突出。 
与语言教学并重的，还有对于中国文化的
教学的重视和中日文化自觉的对比。在介绍中
国文化时，既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又
有专门的文化知识介绍。前者如在第十期“中
国之店铺”的对话中涉及到各种中国特有的货
币（大小元宝、方槽、中锭、锞子、羊肚银等），
则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明；后者如十一
期中辟出专章介绍在中国过新年的风俗，特别
指出“皇上也很拘束，一点儿不能逍遥快乐的”，
本期还分“新年开市的事情”，“在北京过新
年”“在上海迎春的话”几个专题进行介绍，
在介绍到北京的新年时饶有兴趣地讲到了在琉
璃厂买砚台被骗的事情；在介绍上海“打春”
的习俗时结尾特别强调“要知道中国的风俗，
也不可不看这样的事儿啊”，生活气息浓厚，
跨文化色彩明显，令读者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
时，回味无穷。仔细梳理本杂志，发现编者在
无意识中，对于文化的几个层面，如器物文化
层、制度文化层、风俗文化层和心理文化层，
都有所涉及，而且在解释词汇及社会现象、发
表议论时，或由编者出面，或借对话中人物之
口，时常与日本文化进行对比，都是具有极强
的针对性的，体现了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除了语言文化教学之外，今天我们再次翻
检这本杂志，发现它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学术价
值，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对日北京官话教育史研
究的价值。明治末期中国语学习杂志作为一种
新的语言传播形式，是日本北京官话教育史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清语和清文》这个一
百多年前的窗口，我们可以窥见日本明治末期
北京官话教育史的许多内容，这是其他文献形
式所不可替代的。其次，是对汉语史研究的价
值。本杂志采用威妥玛拼音标音，真实记录下
了当时北京的语音系统。除了北京音之外，第
九、第十一期还有日清英对照的“上海语阶梯”
专门栏目，第十二期又介绍了辽东音，并与日
语进行了有意识的对比，在第十四号上还刊出
了一篇文章，即由白尾义夫撰写的《北京官话
与辽东土语的差异》，所有这些，无不具有珍
贵的史料价值。在词汇方面，杂志中出现的一
些词语现在还在使用，一些已经用另外的词语
替换，还有一些已经从北京官话中退出了，这
给研究清末北京官话词汇史提供了第一手资
料。再次，也是更重要的，由于本杂志是一本
“清国语言研究”和“清国文章研究”并重的
刊物，对中国晚清历史与文化及当时中日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关系以及当时的世界
形势提供了大量的第一首材料，犹如一座宝矿，
本文只是挂一漏万，对它深入挖掘，定能发现
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当然，由于本杂志是日本第一本真正意义
上的北京官话学习杂志，不可避免也有很多缺
点，最主要的就是系统性不强。这表现在各个
方面，如前文所述的文法的讲解虎头蛇尾，栏
目的设置有一定的随意性，部分内容，如有些
“戏画儿”和发音谱表多次出现，最后在连载
《长发贼反乱记》中甚至出现了篇章参差错误
的重大失误。另外，在部分章节如张廷彦的信
中所言，还存在着一些舛误，后来由于有了张
廷彦的校正，错误减少了一些。但是考虑到这
是一本杂志，而非普通的汉语教科书，它在照
顾时效性的同时，可能对系统性有所忽略。 
《清语和清文》对明治后期乃至大正、昭
和前期北京官话教学期刊杂志有深远的影响。
例如两年后创刊的《支那语学》杂志就是一例。
《支那语学》未见六角恒广先生提及，由李无
未和许彬彬[9]发现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据他们的研究，《支那语学》月刊，创刊号于
明治四十年 （1907）六月五日由泉水信太郎编
辑、田中庆太郎发行，印刷者是本间季勇，发
行所为支那语学研究会，1908 年 5 月终刊，
只印了 12 期。其内容在《清语和清文》中大
部分都有所涉及，这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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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创刊于 1941 年 1 月的《支那语杂志》，
与《支那语学》相比，虽然办刊理念有所变化，
栏目设置更加细化，但形式上的安排却存在着
明显的继承关系。虽然李无未和许彬彬认为就
成熟度和科学性来讲，《支那语学》已经远远
超过《清语和清文》，但《清语和清文》的开
创之功，毕竟功不可没，值得引起学术界的注
意，加以深入研究。 
 
 
注释 ＊ 
 
1工作单位：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8年校级科研项目成果，
项目编号 KJRH18A004。 
2 六角恒广：《中国语教育史稿拾遗》，不二出
版社，2001 年，第 249-273页。 
3 大野德孝（1852-1931），1875年毕业于东京师
范学校小学师范科，后担任大阪师范学校一等
训导，1877年华族学校成立时任教授兼主事。
1879年调至大阪专门学校，教授修身、汉文。
1886 年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第一课长，1888
年任三重县师范学校校长兼学科长，1890年转
至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任总务主任兼汉文教授
等职。1911年因病辞职，同年被分配至铁道院
西部铁道管理局，后被任命为高知县立第一中
学校长。1915年退休返回京都。晚年担任武德
会监事兼常议员，一德会评议员。大野德孝是
二战前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在汉语文教学方面
卓有成绩。 
4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王顺洪
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7-58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6年，第 593页。 
6 据李无未《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
科书刊行》：《北京风土编》，张廷彦著，1898
年 11 月 由 善 邻 书 院 发 行 。 张 廷 彦
 
 
 
（1864—1929），字少培，号云鹤，直隶顺天
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1897年，被聘为东
京高等是商业学校中国语教师，后又任东京帝
国大学等大学中国语教师。见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 3期。 
7 作者原注：克来美人二事，是余前著时文读本
自序中引例矣。其大要曰：某儒家奉官命翻译
外交文书，中有“主仁克来”四字，口只诵之，
心不会之，强释曰：行政以仁为主，则庶民子
来之意矣。后质之洋学书生，谁思主是君主，
仁克来其名尔，古罗伊也。又有某耆老，盖宿
儒也，偶见支那新报中有“美人可畏”之四文
字，辄将美人误解美妇人，绝不知美人即米国
之谓。而此四字是说米国国力发展膨胀，有可
畏可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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